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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最全面的校园资讯，
最有趣的校园活动，
最广阔的校园媒体人
交流平台，扫码关注告
诉你——“校媒人民很
行”。

浙江海洋大学 毛姚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浙江海洋大学报》有声版，我是主

持人李丰梅。”随着《浙江海洋大学

报》有声版上线，浙江海洋大学海洋

科学与技术学院海洋技术专业的李丰

梅成为校园里的“小明星”。

李丰梅是浙江海洋大学鸥讯社

广播中心的成员，3月初，她和搭档
陈志文组成了校报的“朗读者”团

队。“学校里没有广播新闻类专业，

我们一入学就加入广播中心，完全

是因为喜爱。” 李丰梅说：“平时同

学们听到的广播新闻可能只有 10分
钟，但其实算上预读稿子、录音以

及后期修音，通常要花上两个多小

时。”

“刚听说要朗读《浙江海洋大学

报》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懵的。报纸

一个版面有 3000字左右，一下子朗
读下来工作量很大。”李丰梅告诉笔

者，每次录制朗读校报的音频，前前

后后要花 6个多小时。
尽管占用了大多课余时间，但李

丰梅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有一次朗读一篇文章，名为

《最美好的经历——致西部计划》，文

章里的那名同学热衷于志愿服务工

作，利用课余时间关爱残疾儿童。里

面有一句话说‘这些孩子听不到声

音，也不会讲话’，读到这里时，我

自己也差点儿落泪。”在李丰梅看

来，正能量的校园新闻应该被广泛传

播。

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热

播，浙江海洋大学 2015届毕业生王
婷婷在第三期亮相。《浙江海洋大学

报》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件事，李丰梅

也朗读了这篇文章，“借助朗读的方

式，我们希望能够把优秀校友的事

迹，通过声音传达给更多浙江海洋大

学学子”。

陈志文是港航学院轮机工程专

业的学生，他加入鸥讯社广播中心

近两年，这次参与朗读校报，在他

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做

《浙江海洋大学报》有声版是一件严

肃正经的事儿，同时这也是一档专

业、高水准的节目。也许在别人看

来，读新闻很枯燥无味，但能够用

我们的声音传播信息，我们的工作

就值得了”。

在录制的过程中，陈志文经常

会犯强迫症，他会试着修改一些适

于写作而不适合朗读的句子。当

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些糗事，“有一

次，吃过午饭去录制，突然打了一

个饱嗝，在搭档面前丑态百出。”陈

志文说。

据了解，浙江海洋大学已经形

成了以校报为核心，以广播、电

视、官微、新闻网为主渠道的校园

媒体宣传矩阵，同时打破媒体界

限，依托鸥讯社全媒体学生通讯

社，开展融媒体试验。《浙江海洋大

学报》 有声版则是借助学校广播、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校报的权威

声音“喊”得更加响亮。

“校报有声版让我们更便捷地接

收学校信息，在排队打饭的时候，等

车空闲的时候，湖边跑步的时候，都

可以戴上耳机，聆听一段朗读，快速

了解校园里发生的事情。”有声校报

的听众管家艺说。

《浙江海洋大学报》有声版上线

已有半个月，跟团队其他成员一样，

李丰梅从最初“感觉工作量很大”，

逐渐开始享受自己“朗读者”的身

份：“朗读校报的内容，让我知道了

学校里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而

且我可以通过朗读，把学校里的点滴

传达给更多的人。”

《浙江海洋大学报》有声版上线
涌现校园新闻“朗读者”

浙江传媒学院 黄雨琦

3 月 7 日 《钱江晚报》 发布一则新

闻，记者称目击高校“代课族”，每堂收

费 20元至 50元。校方表示，如果查实学

生找人代课，会给予处罚。

“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这是

大学里流传已久的一句“玩笑话”。一些

高校为了根治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对于

大学生的出勤率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

学生来讲，出勤率和学分息息相关，关

系到能否顺利毕业；对于高校老师来

说，学生的出勤率也是学校对老师的重

要考核标准。代课是一个由逃课的大学

生为保证不挂科而催生的“行业”，有需

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产业。需要代

课的同学可以花钱买到自己的空余时

间，帮忙上课的学生可以用自己的空余

时间赚钱，看起来是互惠互利，各取所

需。

细究起因，有同学可能会说自己兼职

太多，或是课程无聊，还有校外考试临近

等原因，而有的同学甚至是因为冬天早上

起不来而需要代课。大学生的主要任务难

道不是学习吗？寒窗苦读的目的难道就是

来大学睡觉？且不说旷课是一种很不负责

任的行为，找人代课更是一种亵渎知识的

表现。

当代大学生多为 95后，互联网时代

成长起来的 95 后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

惯，大学也一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被塑

造成了自由的天堂。在熬过了 12年的寒

窗苦读进入大学后，大学生对于自己的身

份出现了模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自己做

主，自己的时间也可以自己安排，而学习

似乎成为“多余的任务”。学生的身份渐渐

淡化，自然也就没办法回到初高中时代按

部就班的上课状态了。

不论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有多丰富，大

学生依然还是学生。这 4年的时光是大学

生最后的充值时间，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在大学期间找实习增加经验对自己今后找

工作有很大帮助，所以上课变得不重要。

实习固然重要，但是充实自己才是最有远

见的投资。

“代课族”的存在，主要还是受“需

求拉动市场”原理的影响。在这份强烈的

需求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大学生对于学生

身份认同不足的问题，更多的还应看到教

学管理体制存在的矛盾问题以及大学课

堂教学质量仍需提高的现状。经常听

到有同学抱怨，老师总爱点名，而且

花样繁多，有的喜欢下课点名，有的

甚至一个学期来 3 张大合影，如果两次

以上都没在照片里出现的同学就直接挂

科，有同学表示：“如果老师上课有趣，

这样的点名方式无可厚非，可是他上课都

是在念PPT，而且那个PPT还是给前几届

学生看的内容，那样的话换我也可以当老

师。”

要改变代课愈演愈烈的现象，高校首

先要重视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们意识

到学习知识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作铺垫，实

践固然重要，要有仰望星空的知识储量，

才有脚踏实地的工作能力。此外，高校教

师也应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增加与学生

的互动，了解学生想要知道什么，及时更

新自己的教学计划，不要只是“绑架”学

生的形体而没有留住他们的身心。同时，

学校需做好教学督导工作，老师在上课、

监考和其他管理过程中，如发现类似现

象，无论是找“代课族”或“代课族”都

应受到严惩。努力营造和维护积极健康的

校园风气。

大学“代课族”愈演愈烈谁之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宇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一雪
中国民航大学 王文
凌晨 2点，戴着三层防尘口罩的邵思

齐继续研磨着土壤和植物材料。粉尘让他

有点睁不开眼。他在心里盘算着：实验室

4天后关门，今天要磨好土，粉好样，明
天浸泡过滤，然后预约上机。

邵思齐是四川一所高校 2013级本科
生，两年前主动要求进入导师的课题组参

与科研。在去年 9月，他相继收到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推免录取通知书。

在他看来，科研之路并不轻松，甚至

“有些艰苦”，熬夜更是家常便饭。“晚上

12点，我把第五次预实验的结果发给导
师，他依然‘秒回’我。”邵思齐笑着

说，“虽然他第六次‘粉碎’了我的‘玻

璃心’。”

3月 13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
国 20701名大学生发起投票，数据显示，
23点之前就寝的受访者占 21％，23点到
零点之间就寝的占 52％，22％的受访者
表示在零点到凌晨 2点间就寝。在受访者
中，认为就寝时间在 23点之后即为熬夜
的占 35％，选择零点之后的占 53％，选
择凌晨 2点以后的占 12％。

大学生熬夜理由特别多

邵思齐坦言，科研之路上，自己不敢

说勤奋，很多学生的努力程度远在他之

上。他提到同实验室的师兄，整个寒假都

“泡”在实验室里。为了拿到“最好最严

谨”的实验数据，二十五六个小时的实验

过程师兄都会实时监控。

“整个实验过程期间是没有觉睡的，

回去补睡，然后再利用随后的两三天读论

文和资料，对比实验数据找问题。”他解

释，“这两三天也是‘缓冲’，为下一个实

验过程做身体和知识的准备。”

天津一所高校 2014级本科生陈倩倩
在上一个寒假和同学参加了“2017全美
数学建模大赛”，比赛一共 4天，他们在
宾馆里“关”了 4天，也熬了 4天的夜。
“前 3天都是凌晨 2点多睡的，最后一
天我一直熬到早上 6点。”在队伍中，陈
倩倩负责翻译，她需要把团队的成果——

两万字论文翻译成英语。

她清晰记得，结束前一晚，22页的
论文她还有将近 8页的内容没来得及翻
译。论文里的专业术语多，部分中文

词语很难找到准确的英文与之对应。

有时为了一个词，她需要翻看数本专

业 词 典 来 权 衡 判 断 使 用 哪 个 更 为 准

确。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她“抱着

一堆咖啡一堆茶猛喝”，最后站起来心

悸头晕恶心。

第二天早晨 6点，陈倩倩终于完成了
翻译，还没来得及回味这份成就感便匆匆

忙忙出发去赶回家的火车了。10个多小
时的车程后，她终于到家，多日的劳累让

她直言自己“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其实很讨厌熬夜，每天睡得都很

早”， 陈倩倩每当回想起那次熬夜的经历

都心有余悸，“但是那几天因为做不完不

得不熬夜。”

与陈倩倩不同，浙江一所高校的戴晴

视熬夜为“家常便饭”。她是一家社团的

第一学生负责人，同时活跃在校园里不同

的舞台和杯赛中。在她看来，零点之后睡

觉很正常，忙的时候就在社团办公室通

宵。

戴晴所在的学校实行夜晚熄灯断网制

度，但她觉得这没有阻止周围人熬夜。

“我属于‘做正事’吧，室友也睡得不

早。”陈倩倩表示，自己寝室的同学基本

会在临近熄灯的时候去洗漱，关灯后爬上

床，“刷刷手机，或者用平板电脑看缓存

的视频。”

邵思齐也提到，自己的学校也有夜间

断电的制度。他通常会在实验室待到近凌

晨再回寝室。他笑称室友们是“鬼马”少

年，和大多数大学男生一样喜欢打游戏。

“有时候关了电脑就玩手机游戏，一次凌晨

4点我看到对床室友的手机还亮着。”邵思
齐说。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您熬夜的原因”问题中，74％的受访
大学生选择“玩手机”，35.7％的受访大
学生表示“习惯，晚睡强迫症”， 24％的
受访大学生选择“学习”。选择“失眠”

的占 30.65％，选择“工作”和“游戏”
的分别占 14％和 15％。

“作”（zuō）出来的
“晚睡拖延症”

张克的“熬夜史”在朋友圈中已经出

了名。许久未见的好友和他打招呼，第一

句便是，“最近还熬夜画图吗？”

张克是一所知名高校建筑学院 2015
级的研究生。在朋友眼中，他的大学过得

非常辛苦，有画不完的图纸，“不是在熬

夜，就是在去熬夜的路上。”

“其实这都和自律有关。”张克说，

“很多时候都是‘作’出来的吧。”对他而

言，凌晨 1点前入睡已经算比较早，而有
时并不是因为作业或赶图，只是单纯地拖

延入睡时间。

张克同时补充道，“不过研究生的事

情比本科时多出来不止一点半点，忙起来

确实很忙，有时候同时几个项目要交。”

上个月，他几乎每天凌晨三四点入睡，早

晨七八点起床继续工作。直到一场感冒，

让他不得不休息几天，强迫自己放了几天

假。

胡晓所在的宿舍楼在 23 点准时熄
灯，而她和室友们却依然保持着兴奋的状

态，丝毫没有睡意。宿舍的熄灯制度似乎

对于她们没有任何影响。更像是一种默

契，凌晨 1点之后，寝室里的几位姑娘才
会陆续上床睡觉。

“玩手机、看小说、刷剧，反正就是

习惯了晚睡，睡不着就找点事情打发时间

呗。”胡晓觉得自己在晚上做事的效率比

较高，所以很多事情会选择在晚上做，久

而久之，就养成了熬夜的习惯。看到新闻

里因熬夜对大学生产生种种伤害的事件，

她也会害怕一下，但是并没有特别放在心

上，平时还是会熬夜甚至每个学期会有3到
4次的通宵。
回到宿舍已接近零点的邵思齐也不会

立即洗漱睡觉。他更习惯用手机刷刷微

博，看些休闲娱乐的内容。直到凌晨 2
点，他才决定睡觉。

“凌晨 2点睡的话，基本上上午 10点
半起床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大四

就没什么课了，起床就直接吃午饭，然后

去实验室，一直到晚上。”

然而对于有晚睡经历的戴晴和室友来

说，早晨起床是件困难的事。大三的课程

依然繁重，她们需要早起去教室上课。

“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起床，那只能翘

课了”。

在戴晴看来，熬夜的情况随着年级的

增高而加重。大学刚入学时，有点“后高

中时代”的规律感。“进入大学好像突然

就‘解放’了，要‘放飞自己了’！”戴晴

笑着说。

对于学生熬夜的问题，天津一所高校

的辅导员李老师表示，自己曾每天住在值

班室，晚上会在楼里转转。因为周一到周

五的晚上会熄灯，所以学生们整体上能够

准时就寝，也比较安静，熬夜是个别的情

况。他认为寝室作息与熄灯时间有一定关

系，在不熄灯的周六日和考试周，宿舍熬

夜情况就会比较严重。对于学生们熬夜的

原因，他觉得“一方面有外在的客观原

因，网络的诱惑。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

比较贪玩”。

离开校园后更关注体质问题

毕业后，宋玮如愿进入了一家媒体工

作。相较于上学时熬夜写稿，通宵剪辑视

频作业，她坦言自己现在的生活更健康。

“以前也明白要规律作息，但就是不

能落实到行动上。”直到自己的颈椎、视

力相继提出“抗议”，她才把“一定要休

息好”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对待。

她觉得上大学时的态度是“干啥都行

就是不想睡觉”，而工作两年后自己更加

爱惜身体，“什么都不能阻挡我按时睡

觉。”在她看来，观念的转变和一个人的

成熟度以及身边越来越多疾病年轻化的现

象有关。

曾有着 6年之长“熬夜瘾”的颜之感
慨，“还是早睡好。”她坦言，过去自己几

乎每晚到两三点入睡，熬夜已如三餐，打

游戏、刷剧，她永远是宿舍最后一个入

睡。

促使她想要改变这一局面的是她身体

发出的强烈预警：时常熬到半夜异常心

慌，心就在胸口像是要跳出来，早上起来

喘不上气，心情也特别糟糕，不想跟任何

人说话，脸上冒痘痘的情况也是从来没停

过。

“我总担心我哪天熬完夜躺下去就再

也起不来了，体测长跑的时候也总担心自

己随时猝死。”颜之说，“新闻里那些熬夜

猝死的都是熬夜四五年的，而我已经达到6
个将近7个年头了，所以非常害怕。”新学
期开始后，她在宿舍熄灯后即准备入睡，

睡不着就用下载好助眠软件，努力让自己

保持在11点半之前进入休息状态。她觉得
自己的身体状况在一天天好转，早上起来

心情也不再压抑，可以用更好的状态去迎

接新的一天。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

示，在“熬夜对您或您身边的人产生的

负面影响”问题中，72％的受访者表示
“皮肤变差，有黑眼圈或长痘”， 45％的
受访者选择“视力下降”。52％的受访者
表示熬夜后，第二天感觉“疲乏”，8％
表示“非常难受”，28％表示“正常或精
神饱满”。

张克也不得不承认，几年熬夜下来，

自己的睡眠质量特别差。“即便前一天通

宵，第二天也很难睡着，有时隔几个小时

就醒来，醒来也很累”。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

平认为，现在大学生对健康概念的理解

和生活中的自控能力与受教育的程度是

不相吻合的。在他看来，接受高等教育

的大学生应该是良好生活习惯的践行

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但目前看来，

大学生们扮演的角色与社会的期望值有

较大的差距。

王宗平表示，根据统计资料我国目前

居民健康素养的水平仅为 9.48％，而大学
生的健康素养水平可能会更低一些。大学

生生活方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电子产品、

睡眠习惯及大学生的自控能力相关。他认

为，除了现代生活中娱乐方式的增多牵扯

了大学生的部分精力，学生们经历的应试

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

惯。王宗平提到，教育部在 2008年颁布
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规

定，要确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时间，保证小

学生每天睡眠 10个小时，初中生 9个小
时，高中生 8个小时。但是从实际生活来
看，大多数远未达到。

此外，他认为大学生运动习惯没有养

成，是“非常糟糕的”。“除了体育课，仍

有运动习惯的大学生仅有 8％，这个数字
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王宗平说，

他建议大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合理安

排时间，提高自己的自控能力。

他强调大学生应该多去运动，坚持锻

炼身体，这也是良好生活习惯的基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大学生受访者
为化名）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调查显示，79％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在23点后入睡——

高校为何盛产熬夜族

李丰梅和陈志文正在录制《浙江
海洋大学报》有声版。

刘凯杨／摄

左图：武汉大学迎来樱花季。 武汉大学 王玄煜／摄
右上：康乐园里，粉樱花发。摄于中山大学校舍。 中山大学 刘佳怡／摄
右中：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花开。 中国青年报社·中青在线记者 范 雪／摄
右下：华南农业大学春日紫荆满园。 华南农业大学 邓子贤／摄

福建师范大学 刘松岳/绘

花都开好了


